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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水酿春
□ 李 琳

“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”。第

一次来到苏州时，好友定要带我去赏

梅。用她的话说：“江南的春意藏在梅

花里。”雨水时节的姑苏城，仿佛浸泡

在未干的水墨中。一踏入狮子林的海

棠洞门，檐角恰好坠下第一滴雨。

江南的雨，是云从天上伸出的一

只缠绵的手，轻轻抚过梅花娇媚的花

心，柔柔地落在青石板上，留下平仄的

韵 脚 。 就 连 那 岩 石 般 傲 骨 嶙 峋 的 梅

枝，也因这雨水而柔润了三分。问梅

阁前的红梅攒足了劲头，将酝酿了整

个寒冬的胭脂色泼洒出来。暗香如顽

童，穿过花窗追逐游人的袍角。原来，

江南的春意是雨水与千瓣梅香酿成的

酒，一盏便醉透姑苏城。只闻着这梅

香，我便沉醉在依然料峭的春风里。

走出狮子林，转入平江路。雨势

渐 弱 ，粉 墙 黛 瓦 之 间 ，弥 漫 着 江 南 的

氤氲水汽。好友熟门熟路，带我拐进

巷尾的一家老店。店面不大，墙上整

齐地挂着竹制的菜牌，正楷写着汤品

和 价 钱 。 柜 台 后 的 阿 婆 正 在 揉 着 水

磨 糯 米 粉 ，白 玉 似 的 圆 子 ，已 经 落 了

半盘。

“阿要寻碗酒酿暖暖胃？”阿婆的

语气带着评弹尾音，像糯米团在桂花

蜜里打了个滚。好友笑着推我落座，

点了两碗酒酿小圆子，调侃我这次不

用与她争论甜咸，因为苏州人把有馅

的叫“团”，没馅的叫“圆”。

“ 圆 子 不 能 过 铜 钱 大 小 ，三 浮 三

沉 见 真 章 。”阿 婆 笑 着 将 圆 子 撒 入 沸

水，执着长柄木勺旋转着。珍珠般的

圆子挨挨挤挤地在锅中浮沉，颗颗洁

白 ，莹 润 饱 满 。 待 圆 子 再 次 浮 上 来 ，

她揭开陶罐的盖子，舀了两勺酒酿入

锅中。不多时，糯米圆子在琼浆里沸

腾起来，阿婆撒一把去岁窖藏的糖桂

花，再添几粒枸杞，金屑纷扬间，满室

蒸 腾 的 酒 香 惊 醒 了 屋 外 房 檐 上 的 燕

巢 ，雏 燕 啁 啾 声 里 ，竟 分 不 清 是 春 先

醒了酒，还是酒酿醒了春。

好 友 向 我 介 绍 这 道 酒 酿 小 圆 子

里 主 要 的 两 道 材 料 —— 圆 子 和 酒

酿。在苏州，地道的圆子一定要用手

工 磨 出 的 糯 米 粉 来 做 。 先 将 糯 米 浸

泡 数 日 ，再 用 石 磨 磨 成 米 浆 ，经 过 反

复 淘 洗 、沉 淀 ，最 终 制 成 细 腻 的 粉

块。这样做出来的圆子口感滑爽，堪

称一绝。

至 于 酒 酿 更 有 讲 究 。 苏 州 人 喜

甜 ，用 糯 米 酿 酒 ，味 甜 ，酒 精 度 低 ，无

论 老 幼 皆 可 食 用 。 在 清 代 文 人 袁 学

澜 撰 写 的《吴 郡 岁 华 纪 丽》中 这 样 记

载 ：“ 市 人 蒸 糯 米 ，制 以 麯 药 ，造 成 酒

酿，味甜逾蜜，色浮浅碧。”二月时节，

苏州还处于“坳春冷”，圆子本身朴实

无味，恰好与酒酿同煮以御春寒。

青花碗捧在掌心时，绵软的酒香

扑 面 而 来 。 好 友 教 我 吃 这 道 甜 品 一

定 要 连 汤 带 水 一 起 入 口 。 小 圆 子 咬

开时弹糯却不粘牙，酒酿的微酸裹着

桂 花 蜜 的 甘 甜 在 舌 尖 绵 亘 。 一 碗 下

肚，整个人都裹进了早春的温软里。

“现在自家酿酒的人少了，泡米蒸

米要花几天工夫，可阿婆还在守着这

口老陶罐。”好友搅着碗中的圆子轻

声说着，她舀起一颗圆子，瓷勺轻叩碗

沿，青花碗里的酒酿浮起琥珀光。我

竟感动起来，氤氲的雾气中我仿佛看

到一双苍老的手，把新蒸的糯米和酒

曲一层层压实。等开瓮时，米粒早已

把日月晨昏都化作了浆，一如春雨让

种 子 在 陶 瓮 般 温 厚 的 泥 土 里 胀 裂 抽

芽。酿酒是米与菌的相遇，春天则是

雨水与时光的缠绵。原来阿婆的陶瓮

里，也窖着半瓮江南的春汛。

走出这家小店，雨又淅淅沥沥地

落了下来。雨脚细如丝，将平江路绣

成 流 动 的《平 江 图》。 我 与 好 友 撑 着

油纸伞在巷子间走走停停，感受姑苏

城 在 雨 水 时 节 举 行 的 这 场 盛 大 的 春

酿 ：看 玉 兰 花 苞 鼓 胀 成 白 瓷 盏 ，品 一

片片初醒的春信送出的茶香，听评弹

软 语 从 雨 丝 里 流 出 半 阕《声 声 慢》。

一直走到灯辉浮上河面，游船荡在烟

波 里 ，船 上 寥 寥 几 痕 人 影 ，看 不 清 面

孔，只听得船夫的橹声搅动起窖藏千

年 的 春 醪 ，而 那 沉 在 瓮 底 的 春 汛 ，早

已被阿婆舀进了我们的碗中。

此刻我方知江南赠我的，原是个

正在生长的春天。

雨 水 是 春 季 的 第 二 个 节 气 。《月 令 七 十 二 候 集 解》记 载 ：“ 正 月 中 ，天 一 生 水 ，春 始 属

木，然生木者必水也，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且东风既解冻，则散而为雨矣。”

雨 水 节 气 ，是 二 十 四 节 气 中 第 一 个 反 映 降 水 现 象 的 节 气 。“ 好 雨 知 时 节 ，当 春 乃 发

生”，描述的就是这个时节雨润万物的景象。在雨水时节，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回暖，雪

渐少了，雨渐多了，万物静享春雨润泽，一个崭新的春天正在走来。

雨
水

雨 水 节 气 ，东 风 解 冻 ，散 而 为

雨 。 在 朦 胧 细 雨 的 润 泽 下 ，成 都 杜 甫

草 堂 春 意 跃 上 枝 头 。 杜 甫 草 堂 也 似

乎 从 沉 睡 中 渐 渐 苏 醒 ，细 细 的 雨 丝 如

银 线 落 下 ，为 草 堂 蒙 上 一 层 如 梦 似 幻

的轻纱。

“ 甘 雨 时 降 ，万 物 以 嘉 。”踏 入 草

堂 的 大 门 ，映 入 眼 帘 的 是 一 片 翠 绿

的 竹 林 。 修 长 的 竹 子 在 微 风 与 细 雨

的 轻 拂 下 轻 轻 摇 曳 ，发 出 沙 沙 的 声

响 。 空 气 里 弥 漫 着 泥 土 的 芬 芳 和 竹

子 的 清 香 ，那 一 瞬 间 ，我 忘 却 了 旅 途

的 疲 惫 。

信 步 梅 园 ，红 的 、白 的 、绿 的 花 朵

缀 满 枝 头 ，无 论 是 缓 步 还 是 驻 足 ，那

淡 淡 的 幽 香 总 是 弥 漫 在 左 右 ，一 树 树

盛 开 的 梅 花 ，为 这 座 古 典 的 园 林 增 添

了 许 多 浪 漫 情 韵 。 廊 桥 下 ，不 由 遥 想

千 年 前 的 那 一 场 春 雨 ，曾 经 让 诗 人 杜

甫 多 么 喜 悦 和 感 慨 。 一 场 喜 雨 ，是 锦

官 城 里 春 的 序 曲 ，也 是 对 所 有 美 好 的

期待。

在 草 堂 内 工 部 祠 东 侧 ，有 一 座 以

茅 草 作 顶 的 碑 亭 ，内 竖 一 大 石 碑 ，它

是 清 雍 正 年 间 果 亲 王 的 墨 宝 ，暗 色 的

石 碑 上 书 写 着“ 少 陵 草 堂 ”四 个 大 字 ，

笔 力 雄 厚 ，笔 法 秀 美 遒 劲 。 石 碑 默 默

立 在 淅 淅 沥 沥 的 春 雨 里 ，与 旁 边 的 建

筑 、苍 松 翠 竹 遥 相 呼 应 ，令 人 心 生 肃

穆之感。

沿 着 蜿 蜒 的 小 径 前 行 ，浣 花 溪 得

到 春 雨 的 滋 润 ，水 位 升 高 了 不 少 ，波

光 粼 粼 ，清 澈 见 底 ，几 尾 锦 鲤 悠 闲 地

在 溪 中 畅 游 ，尽 情 享 受 这 秀 美 的 春

色 。 溪 边 垂 柳 依 依 ，细 长 的 柳 枝 垂 落

在 水 面 上 ，随 着 微 风 轻 轻 摆 动 。 柳 树

枝 头 也 挂 满 了 嫩 绿 的 新 芽 ，微 雨 过

处 ，愈 发 鲜 嫩 。 偶 尔 有 几 只 小 鸟 停 歇

在 柳 枝 上 ，欢 快 地 歌 唱 着 ，为 这 宁 静

的 春 景 增 添 了 几 分 动 人 的 气 息 。 春

雨 里 ，海 棠 花 也 盛 开 如 锦 。 远 远 望

去 ，像 是 给 浣 花 溪 的 两 岸 晕 染 了 许 多

的云霞。

绕 过 浣 花 溪 ，就 来 到 了 茅 屋 。 黄

顶 的 茅 屋 在 绿 树 的 掩 映 下 显 得 格 外

古 朴 宁 静 。 站 在 堂 前 ，凝 望 茅 屋 ，我

仿 佛 穿 越 时 空 ，回 到 了 千 年 前 的 唐

朝 。 那 时 的 杜 子 美 虽 身 处 幽 地 ，生 活

相 对 安 宁 ，但 却 未 减 却 半 分 忧 国 忧 民

之心。

走 进 茅 屋 ，屋 内 的 陈 设 简 单 而 朴

素 ，一 张 木 桌 、几 把 椅 子 、一 张 床 ，恍

若 间 ，那 个 素 衣 的 诗 人 就 在 眼 前 ，或

挥 毫 泼 墨 、或 凝 神 苦 思 ……“ 好 雨 知

时 节 ，当 春 乃 发 生 ”“ 黄 四 娘 家 花 满

蹊 ，千 朵 万 朵 压 枝 低 ”“ 安 得 广 厦 千

万 间 ，大 庇 天 下 寒 士 俱 欢 颜 ”…… 蜀

地 的 风 光 旖 旎 ，曾 激 发 诗 人 无 限 的 创

作 热 情 ，仅 在 此 居 住 的 4 年 多 里 ，杜

甫 就 曾 作 诗 200 余 首 ，为 中 华 民 族 文

学 艺 术 的 宝 库 中 增 添 了 许 多 耀 眼 的

明 珠 。

在 杜 甫 草 堂 的 庭 院 里 ，还 有 许 多

参 天 的 古 树 。 这 些 古 树 历 经 岁 月 的

洗 礼 ，依 然 挺 拔 如 斯 。 一 年 又 一 年 ，

在 春 雨 柔 和 的 呼 唤 下 ，古 树 的 枝 头 长

出 了 新 叶 ，嫩 绿 的 叶 子 闪 烁 着 蓬 勃 的

光 芒 。 树 下 ，是 一 片 片 绿 茵 茵 的 草

地 ，草 地 上 点 缀 着 星 星 点 点 的 花 ，宛

如 一 块 绿 色 的 地 毯 上 绣 着 五 彩 的 花

纹，分外好看。

雨 中 的 草 堂 ，如 同 一 首 优 美 的 诗

篇 ，一 幅 绚 丽 的 画 卷 ，让 人 流 连 忘

返 。 我 只 愿 带 着 这 份 美 好 ，度 四 时 安

宁，品百味人生。

草堂春色
□ 程美玲

一 年 伊 始 ，春 的 韵 律 敲 到 惊 蛰 ，

是第三声木鱼。

为 什 么 要 用 木 鱼 来 形 容 惊 蛰

呢 ？ 只 因 惊 蛰 这 一 节 气 ，与 声 音 关

系 紧 密 。 仲 春 将 至 ，春 雨 带 来 了 春

雷。轰隆隆 ，当雷声骤然落下 ，困顿

一 冬 的 众 生 突 迎 当 头 棒 喝 ，刹 那 间

精神抖擞。

惊 天 动 地 的 阵 阵 雷 声 、北 方 冰

河 咔 嚓 地 消 融 、窸 窣 着 钻 出 泥 土 的

百 虫 …… 在 这 一 天 ，各 种 各 样 的 声

音突破残冬的寂静 ，不再蛰伏 ，是谓

惊蛰。

然 而 ，在 这 场 开 春 大 戏 正 式 上

演之前 ，福建建瓯群山中 ，另有一种

植 物 ，早 迫 不 及 待 地 要 睁 开 双 目 。

此刻 ，它还懵懂着 ，即将到来的雷声

不 够 唤 醒 它 ，还 欠 缺 启 迪 的 契 机 。

一 个 建 瓯 人 千 百 年 里 了 然 于 胸 ，乃

至习以成俗的契机。

建 瓯 北 苑 ，曾 是 大 宋 的 御 焙 茶

园 ，如 今 漫 山 梯 田 依 然 翠 色 欲 滴 。

大 清 早 ，一 伙 人 已 在 古 井 边 上 忙 活

开来 ，轮流着汲水净手 ，再有序地踏

上 梯 田 。 及 腰 茶 树 上 ，薄 薄 的 露 水

被 人 们 的 动 静 打 落 一 地 ，像 人 睡 得

含 糊 时 眼 角 的 泪 滴 。 初 春 的 冷 让 露

珠想要赖床 ，总有几滴晃晃悠悠 ，又

晃回茶树叶心去。是啊 ，春三月 ，一

年 伊 始 ，天 还 早 呢 ，茶 还 不 能 摘 ，茶

还不愿醒。

但 茶 农 可 不 依 它 。 早 在 宋 代 ，

已 有 茶 农 想 到 叫 醒 贪 睡 茶 树 的 好 方

法 。“ 年 穷 腊 尽 春 欲 动 ，蛰 雷 未 起 驱

龙 蛇 。 夜 间 击 鼓 满 山 谷 ，千 人 助 叫

声 喊 呀 。”醉 翁 欧 阳 修 曾 写 下《尝 新

茶呈圣俞》，绘声绘色地留下了建瓯

古 人 喊 山 叫 茶 的 盛 况 。 奇 妙 的 是 ，

北 苑 喊 山 竟 承 袭 至 今 ，如 茶 树 一 般

在 建 瓯 根 深 蒂 固 。 醉 翁 诗 里 的 画

卷，就这样徐徐展开在我眼前。

一 记 鼓 槌 迅 雷 般 敲 向 鼓 面 ，“ 咚

咚 咚 ”，人 为 制 造 的 雷 在 山 间 回 响 、

逸 散 ，传 向 远 方 。 惊 蛰 日 ，建 瓯 人

怕 天 上 的 雷 不 够 唤 醒 茶 ，故 而 要 再

奏 一 场 热 闹 。 被 苏 东 坡 誉 为“ 天 上

小 团 月 ”的 龙 凤 团 茶 摆 在 桌 上 ，旁

侧 的 泉 水 、茶 芽 ，各 是 茶 的 前 身 与

前 因 。 线 香 袅 袅 ，仿 佛 寻 常 人 家 唤

醒 孩 子 的 粥 米 香 气 ，先 穿 过 桌 面 ，

再 越 过 茶 农 ，奔 向 茶 田 ，联 结 了 茶

一 生 的 故 事 。

不 知 何 时 ，茶 山 已 站 满 了 人 ，梯

田 上 的 人 们 面 对 着 另 一 片 梯 田 。 鼓

声又响了 ，如春潮春雷一发不可收 ，

先 起 一 声 ，再 奏 一 声 ，咚 ！ 咚 ！ 咚 ！

人 群 随 着 鼓 点 动 了 ，他 们 各 个 深 吸

一口气 ，双腿不自觉岔开 ，用尽全身

气力，大吼出声——

“茶发芽！茶发芽！”

茶 树 被 声 浪 震 动 。 我 把 双 手 聚

拢成喇叭状 ，脸颊激动得滚烫起来 ，

也跟着呐喊道：“茶发芽！”山谷回荡

着我的呐喊 ，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，从

山下、从路过的人、从千百年间所有

茶 农 的 喉 咙 中 发 出 的 声 音 越 叠 越

厚 ，比雷声还要绵延 ，还要恒久。茶

树 那 比 虫 子 蛰 伏 得 还 要 深 的 树 根 ，

在梦里终于听见了什么。

人 眼 难 以 捕 捉 的 细 微 处 ，不 知

是 暖 意 使 然 还 是 别 的 ，片 片 茶 芽 被

惊 得 一 阵 战 栗 。 无 数 片 指 甲 大 小 的

绿色 ，以和而不同的韵律轻颤着 ，终

于 ，茶芽把自己扯平整了 ，像人伸懒

腰，还要打个哈欠。

人 耳 朵 听 不 到 它 们 的 动 静 ，但

群 山 晓 得 。 我 抬 眼 望 山 ，茶 山 居 然

真 的 变 得 更 绿 了 。 清 晨 雾 散 ，日 头

慷 慨 地 把 茶 树 染 成 碧 绿 。 建 瓯 人 持

之 以 恒 的 喊 山 起 作 用 了 吗 ？ 泥 土 里

蛰 伏 的 害 虫 是 否 被 震 走 了 呢 ？ 谁 也

说 不 清 ，但 我 们 都 知 道 ，惊 蛰 过 ，春

正浓，茶树，是真的醒了。

各 处 茶 园 ，建 瓯 采 茶 人 已 开 始

忙 活 ，预 备 着 春 茶 的 上 市 。 茶 山 随

着 茶 的 苏 醒 ，也 热 闹 了 起 来 。 天 上

春 雷 滚 滚 ，梯 田 上 鼓 声 暂 歇 。 人 唤

醒 了 茶 ，茶 唤 醒 了 山 。 正 如 节 气 的

轮转替换，在木鱼声、鼓声、雷声中，

惊蛰，就这样过去了。

雷惊蛰 茶喊山
□ 温吉娜

惊蛰是春季的第三个节气。古代称惊蛰为“二月节”，即二月的节气，它标志着二

月 仲 春 的 开 始 。《月 令 七 十 二 候 集 解》记 载 ：“ 二 月 节 …… 万 物 出 乎 震 ，震 为 雷 ，故 曰 惊

蛰 ，是 蛰 虫 惊 而 出 走 矣 。”惊 蛰 反 映 的 是 自 然 生 物 受 节 律 变 化 影 响 而 出 现 萌 发 生 长 的

现象。时至惊蛰，阳气上升、气温回暖、春雷乍动、雨水增多，万物生机盎然。

茶 谚 云 ：“ 惊 蛰 过 ，茶 脱 壳 。”惊 蛰 时 节 ，茶 树 长 出 嫩 芽 ，茶 农 开 启 了 一 年 的 采 摘

季 。 在 我 国 福 建 茶 叶 种 植 地 区 ，自 古 就 流 行 在 惊 蛰 时 节“ 喊 山 ”，一 声“ 茶 发 芽 ”，喊 出

茶农的喜悦和期待。

惊
蛰

春分，斗指卯，太阳正好行至黄经

0 度。这是大自然的一个奇妙时刻，阴

阳相半，昼夜均而寒暑平。此时，大地

回 春 ，岸 柳 青 青 ，茶 芽 吐 新 ，正 是 采 摘

春 茶 的 时 候 。 在 春 分 时 节 ，我 开 启 了

一场前往深山茶园的踏春之行。

位 于 广 东 茂 名 信 宜 市 大 成 镇 的

大 雾 岭 ，以 盛 产 当 地 特 有 茶 种“ 大 雾

岭 高 黄 酮 茶 ”而 闻 名 。 当 地 的 生 态 茶

场 日 久 岁 深 ，据 传 ，早 在 明 清 时 期 第

一 批 村 民 来 此 落 脚 安 家 时 ，山 谷 中 已

有 40 多棵野生老茶树，它们或立于悬

崖 峭 壁 上 ，或 生 长 在 险 峻 山 路 间 ，或

荫 蔽 在 繁 茂 的 原 始 森 林 中 ，至 今 仍 生

机 勃 勃 。 经 过 村 民 们 世 代 相 传 的 守

护 和 精 心 的 选 育 种 植 ，老 茶 场 而 今 已

发展成一个高山有机茶园。

清 晨 ，晓 光 初 破 ，我 在 茶 园 民 宿

醒 来 。 走 进 茶 园 ，第 一 缕 阳 光 洒 在 山

谷 间 ，整 个 天 地 都 被 温 柔 地 唤 醒 。 一

垄 垄 茶 树 层 层 叠 叠 ，高 低 错 落 。 茶 芽

经 过 一 夜 春 雨 的 滋 润 ，慢 慢 地 从 枝 头

探 出 脑 袋 ，沾 着 露 珠 ，鲜 嫩 欲 滴 。 我

忍 不 住 伸 手 触 摸 。 凉 凉 的 ，还 带 着 初

春乍暖还寒的余韵。

漫 步 在 静 谧 的 茶 山 里 ，每 一 个 脚

印 ，每 一 次 呼 吸 ，都 像 是 大 自 然 馈 赠

的 最 珍 贵 、最 纯 粹 的 礼 物 ，我 感 受 到

了 前 所 未 有 的 放 松 和 平 静 。 沿 着 蜿

蜒 的 山 路 缓 慢 爬 坡 ，空 气 中 的 茶 香 渐

渐 变 得 浓 郁 起 来 。 既 有 幼 年 茶 苗 清

甜 的 嫩 叶 香 ，也 有 老 茶 树 沉 稳 醇 厚 的

木 质 香 ，再 深 吸 一 口 ，还 有 植 物 群 散

发 出 的 芬 多 精 香 ，那 是 潮 湿 气 息 与 淡

淡 泥 土 味 混 合 出 的 奇 特 清 香 。 茶 山 ，

似 乎 在 用 它 独 有 的 方 式 ，表 达 着 情

感 。 白 居 易《青 山 黛 色 泛 春 光》中 的

那句“林深之处茶芬芳”诚不欺我。

一 来 一 回 已 日 上 三 竿 ，山 谷 中 雾

气 散 去 ，玉 宇 澄 清 ，茶 农 们 正 忙 碌 地

在 茶 园 间 穿 梭 。 茶 树 经 过 一 个 冬 季

的 休 眠 ，茶 芽 饱 满 ，青 葱 翠 绿 ，此 时 采

摘 下 来 的 茶 叶 色 清 、味 香 、质 佳 ，民 间

有“ 一 两 春 茶 一 两 金 ”的 说 法 。 三 月

的 大 雾 岭 茶 园 ，迎 来 了 一 年 中 最 活 跃

的春茶采摘旺季。

茶 以 春 为 贵 ，春 因 茶 而 忙 。 只 见

茶 农 们 戴 着 斗 笠 ，挎 着 竹 篓 ，用 两 指

捻 住 茶 梗 中 部 ，一 捻 一 掐 ，一 尖 春 茶

就 被 摘 下 放 入 篓 中 。 他 们 熟 练 地 挑

选 和 采 摘 着 新 鲜 的 芽 尖 ，不 一 会 儿 工

夫 ，竹 篓 就 满 了 ，一 篓 篓 品 质 上 佳 的

茶叶随即被运回车间进行加工。

制 茶 ，也 是 一 项 非 遗 技 艺 。 在 快

节 奏 、高 产 能 的 当 下 ，制 茶 ，制 好 茶 ，

依 旧 是 个 慢 工 活 。 制 茶 的 每 一 道 工

序 都 需 要 制 茶 人 百 分 之 百 的 投 入 与

专 注 。 茶 叶 的 老 嫩 、温 度 的 把 握 、翻

炒 的 快 慢 、抛 起 的 高 度 …… 制 茶 人 对

手 中 每 一 片 叶 子 变 化 的 细 腻 感 知 ，离

不 开 经 年 累 月 的 工 夫 。 一 茶 一 世 界 ，

一 叶 一 春 秋 ，只 有 静 下 心 ，沉 住 气 ，方

能制出最醇香的好茶。

从 茶 园 归 来 ，民 宿 主 人 热 情 地 邀

请 住 客 们 品 茶 。 广 府 人 家 多 爱 茶 ，只

是 我 爱 喝 茶 ，却 对 泡 茶 一 知 半 解 ，总

是耐不下性子去学习。

民宿主人先是从院中打了一壶水，

她说，此处的云开山脉是高州水库的水

源地，取这阳春三月流淌的春水煮茶，

清冽甘甜。瞧，一壶好茶，每一步都非

常考究。陆羽《茶经》中就有记载：“其

水，用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。”

等 待 ，是 品 茶 的 魅 力 之 一 。 一 茶

室 的 住 客 ，没 有 一 人 说 话 ，都 在 静 静

地 看 着 她 认 真 泡 茶 。 起 火 、掏 火 、扇

炉 、洁 器 、候 水 、淋 杯 ，一 连 串 流 畅 的

动 作 之 后 ，才 刚 刚 完 成 了 工 夫 茶 八 步

法 的 第 一 步 ：治 器 。 接 着 ，是 纳 茶 、侯

茶 、冲 点 、刮 沫 、淋 罐 、烫 杯 、筛 茶 ，整

套 动 作 行 云 流 水 ，每 一 步 都 极 具 观 赏

性 ，仅 是 观 看 冲 泡 过 程 ，便 已 让 人 赞

叹 不 已 。 小 小 的 叶 子 ，在 她 连 贯 的 手

法 下 ，渐 渐 飘 散 出 浓 郁 的 茶 香 ，勾 得

大伙心痒痒。

当 终 于 捧 起 那 一 瓯 茶 ，只 见 茶 水

金 黄 透 亮 ，宛 如 琥 珀 ，轻 轻 一 抿 ，香 气

怡 人 ，缓 缓 一 口 喝 下 ，这 抹 香 气 在 口

腔 中 轻 柔 化 开 ，醇 香 绵 和 ，温 润 甘 甜 ，

喉 韵 悠 长 。 一 瓯 又 一 瓯 间 ，温 热 柔 和

的 茶 水 似 乎 有 安 抚 人 心 的 能 量 ，在 心

底深处慢慢舒展。

春 分 时 节 ，沐 春 风 ，心 轻 安 。 不

妨 与 三 五 好 友 相 约 ，在 一 方 小 小 天 地

里 ，慢 煮 时 光 ，品 茶 茗 香 ，不 为 解 渴 ，

只为解心。

煮时光 品春茶
□ 王碧琳

春分是春季的第四个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记载：“春分，

二月中。分者，半也。此当九十日之半，故谓之分。”《春秋繁露》中

说：“春分者，阴阳相半也，故昼夜均而寒暑平。”

春分时节，气温适中，雨水充沛，使得茶芽肥硕，茶叶浓绿而柔

软 ，各 种 营 养 物 质 含 量 高 ，茶 香 也 新 鲜 扑 鼻 。 各 地 茶 园 嫩 芽 勃 发 ，

生机盎然，茶农们抢抓农时采摘、加工春茶。

春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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